
本报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 广告许可证：002 邮编：467002 零售价：每份1.5元
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1:50 印完：4:20

A8 副刊 2022.2.16 星期三 编辑 朱碧琼 美编 张梦珠 校对 马骁 E-mail：wbfk@pdsxw.com

打开微信朋友圈，看
到弟弟发的视频，寒风中，
他在繁华的十字路口指挥
交通。弟弟是教育机关干
部，也是一名志愿者，当地
开展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活
动以来，他一直和其他志愿
者轮流在路口值勤。在这
阴冷的冬日，他手中的小旗
和身上的马甲红得耀眼。

弟弟酷爱摄影，喜欢
音乐，偶尔也写几句打油
诗，对生活充满热情。在
他的朋友圈里，有许多暖
心的瞬间和感人的画面。

弟弟工作敬业。脱贫
攻坚战打响以后，他被派
往叶县龙泉乡彭庄村，成
为一名驻村工作队队员。
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的弟
弟，朋友圈里画风突变，从

“校园”“学生”“教学”变成
了“乡村”“农户”“扶贫”。
翻看他的朋友圈，我发现，
深夜里，他和伙伴们依然
在村委会办公室工作，陪
伴他们的只有月光下迎风
飘扬的五星红旗；风雨中，
他在走访贫困户的路上，
哼唱着令人心潮激荡的歌
曲——“艰辛的奋斗饱含
着光荣与梦想，道路坎坷
你的心灵在高高飞翔”；节
假日，他驻村坚守，不能返
家，他感慨——“不是每一
份努力都有收获，但是每
一份收获都必须努力。春
节意味着团聚和欢乐，而
对于我们这些一线扶贫人
员来说，则意味着坚守和
责任”。那段时间，弟弟在
朋友圈写了很多打油诗：

“从此踏上扶贫路，走进村
里贫困户。政治工作任务
重，努力还需把心用。”“为
了扶贫到乡村，事务繁杂必
认真。毫无怨言不用说，踏
踏实实来工作。”“村乡两点
成一线，牢记使命加油干。
不顾喝水忘吃饭，为了扶贫
做贡献。”“村子小来人口
少，一个超市也难找。吃
饭有点发了愁，村民送来
倭瓜头。”……这些打油诗
让我这当姐的看得心酸又
心疼，我轻点手机，写下评
论：“我弟扶贫到龙泉，生
活虽苦无怨言。豪情满怀
写 感 叹 ，朋 友 圈 里 满 屏
赞。”

弟弟孝敬老人。他在
朋友圈里写道：“父母抚育
我 长 大 ，恩 情 回 报 给 爸
妈。愿您健康福寿长，晚
辈祝福放不下。”“老人过
去很艰辛，满头青丝变成
银。岁月绵长到如今，不
忘似海养育恩。”我们姐弟
四人，弟弟最小，也是父母
唯一的儿子，弟弟出生时，
父 亲 已 经 过 了 不 惑 之
年。然而，在疼爱中长
大的弟弟没有恃宠而
骄，他从小就懂得感
恩 、奉 献 和 回 报 。

父母亲一直跟随
弟弟生活，弟

弟把他们

照顾得无微不至，弟弟说：
“老人的幸福，不是拥有金
钱和物质，而是儿女贴心
的陪伴。”父亲生病期间，
弟弟尽量不让我们姐妹操
心，他和贤惠的弟媳一起，
细致入微地伺候父亲，求
医问药、端茶送水、沐浴更
衣，用孝心温暖了父亲最
后的日子。父亲去世后，
弟弟默默扛起了家庭的重
任，照顾母亲，养育儿子，
用青春照亮一家人前行的
路。弟弟的一言一行影响
着他的孩子，他的大儿子
大学在读，每逢寒暑假回
家 ，主 动 和 奶 奶 住 在 一
起。小儿子今年八岁，和
哥哥比着孝顺。弟弟的朋
友圈里经常有这样的照片
或视频，他和弟媳陪母亲
在家里聊天、在河畔散步、
在公园游玩，他的两个儿
子争着帮奶奶端饭、洗头、
泡脚。我的老母亲总是显
得开心快乐，幸福无比。

弟弟真诚待友。他有
很多朋友，无论年龄、性
别、地位，弟弟对他们都是
掏心掏肺。这个朋友遇到
困难了，他慷慨解囊去帮
忙；那个朋友生病住院了，
他日复一日去陪护。他从
不做生意，朋友圈里却常
打出推销蜂蜜的广告，因
为他有一个以养蜂为生的
朋友；他没有女儿，朋友圈
里却常有小姑娘吃饭读书
的视频，因为他有一个朋
友的女儿小学期间，整整
在他家吃了三年午饭。甚
至，他的朋友圈还有过征
婚启事，因为他有一个迟
迟未婚的朋友。当那位朋
友终于踏上婚姻的红毯，
弟弟激动万分，他把好哥
们的喜庆照片发到朋友
圈，并配发诗作：“你是风
儿她是沙，手牵新娘回到
家。年过不惑喜事到，四
哥终于结婚了！”

弟弟团结邻里。中秋
节那天，弟弟在朋友圈发
了一段视频，他家门前的
胡同里，欢声笑语，热闹非
凡。细看才知道，是弟弟
组织邻居们在进行“中秋
佳节喜相聚，共叙邻里和
睦情”活动。记得父亲在
世时常说，“远亲不如近
邻，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和
邻 居 和 睦 相 处 、友 好 往
来。”弟弟秉承了父亲善
良、博爱的品格，一直用爱
心呵护着邻里关系。他
说，同顶一片蓝天，同走一
个胡同，关起门是小家，开
了门是大家，一起唠唠嗑、
下盘棋、喝杯茶，心里暖融
融。弟弟说，他以后还要
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为
加深邻里沟通、凝聚邻
里情谊而努力。

弟弟的朋友圈
折射着他充满正能
量的人生，热情
向善，爱意满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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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老家，恰逢
一位老人找母亲做小孩

子穿的棉衣服。那人看了
母亲先前做的棉衣，一个劲

儿说衣服做得好看。于是，商
定尺寸，选了布料和棉花，约下

拿衣服的时间后便离开了。
待那人走后，我才留意到，一

楼过道的一面墙上，用晾衣撑撑着
挂了两排小孩子的棉衣服，有二十
多件。大大小小，花花绿绿。有的
是顾客定做的，有的是事先做好用
来卖的。下面桌子上有几摞叠放
整齐的布料。对面墙边支了一张
大案板，是裁剪衣服用的。旁边摆
放着一台蜜蜂牌缝纫机，从机身上
的斑驳划痕，以及摩擦得起明发亮
的部位，足以看出机器有些年头，
而且现在还用。

母亲做的棉衣服是纯手工缝制
的。布料是棉布，内芯里面装的是
棉花。棉袄的扣子叫疙瘩扣，用细
布绳绾成；扣鼻儿用细线缝制。棉
衣有对襟开的，也有偏开的。棉裤
的裤腿和脚套是连体的，在脚后跟
的地方缀了两根布绳，穿上之后在
脚踝处捆一下，小孩的脚来回踢腾
时不会从脚套里面出来，特别暖和。

母亲说，她的针线活手艺是专
门跟了师傅学过的。那时邻村一
位裁缝师傅办培训班，村里的大姑
娘小媳妇们就聚在一起学习。在那
里，学了设计，学了裁剪，学了缝纫，
学了各种针线技巧。当然，也不是
谁想学就能学会的，一起学习的很
多人半途而废了。在裁剪班，母亲
学会了画、裁、剪、绣、缝等技能。

母亲手艺学成后，便和父亲商
量，想尝试做布料经销的小生意，
利用自己针线活手艺，顾客在咱家
买布料，可以免费裁剪，缝制衣服
只出加工费。

就这样，一辆架子车装载上父
母的梦想启程了。每天天不亮起
床，拉上装好的各种布料去赶会，
听着鸡鸣，伴着星月。回来时，依
然是星月相伴，犬吠声声。他们靠
着自己的双脚，丈量着方圆几十里
的村村寨寨，也积攒下人生的酸甜
苦辣。

因为母亲会裁剪针线手艺，在
同行中的确多了些许优势。顾客
来买布料，母亲会帮助买料子的人
准确算出需要多少布料，让他们不
掏冤枉钱。有些人知道母亲会做
衣服，让量了衣服的尺寸，交由母
亲裁制。

我看过母亲裁衣料。将布料展
开后，用尺子和划粉在上面凭空比
比画画；然后在布料上勾勒出不同
形状的线条；之后，随着剪刀和布
料在母亲手里来回穿梭、翻转，一
会儿工夫做衣服的衣片便剪好
了。做衣服需要回到家里才能进
行，因为缝纫机不能随架子车带
着。

晚上赶会回来，收拾好家务，
母亲会拿出剪好的布料，坐在缝纫
机旁开始认真制作。有时候赶会
的日子连续几天都有，母亲就会连
着几个晚上熬夜赶制。每当半夜
我迷迷糊糊从睡梦中醒来，总能听
见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看见母
亲在灯下穿针引线的身影。我一
直很纳闷，母亲就不困不累吗？当
母亲把做好的衣服交到顾客手
中时，他们会满意地夸上
几句。这时，母亲的
脸上就会洋溢着幸
福的微笑。

母亲没上过几年学，识字不
多，可唯独做针线活心有灵犀，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天赋吧。母亲做
针线活的手艺好，也赢得了口碑，
走出去总会有人夸上两句。现在
想来，农村人不懂得什么精神，只
知道凭着良心把活儿做好就行
了。其实，这不就是当今我们所提
倡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
神吗？

后来，随着大量新潮衣服的批
发流行，布料精致，款式新颖，而且
价格还便宜，买布做衣服的人逐渐
少了。父母也曾卖过批发来的各
式成衣，但衣服款式更新太快，货
物经常积压。母亲的针线手艺也
派不上大用场，生意就不再做了。

闲下来的母亲便和其他农家
妇女一样，操持着一家人的柴米油
盐酱醋茶，但她始终没有丢掉自己
的针线活。时常有邻居和亲戚来
找母亲帮忙做些针线活，母亲总是
乐此不疲，凡有所求她都会应承下
来。母亲总说，艺不压身，帮了别
人咱的手艺也不会丢。

母亲做小孩棉衣服是前年的
事。她打电话说在家闲着没事，时
常有老乡找她做小孩子穿的棉衣
服，想做一些棉衣棉裤拿来卖，不
为赚钱，只为有个事干。我当时
想，既然老人家有这个想法，不让
她做她会一直惦念，不如让她做，
若是没人买，也从此打消了这个念
想。我不以为意，渐渐淡忘了，即
便平时回家，也没过问太多。

谁知母亲却很当回事，和父亲
一起拿出年轻时做生意的劲头。
从外地批发了布料，买来棉花，支
起案板，家里闲置多年的缝纫机重
新启用，还在胡同口支了块广告
牌，留了家里的电话。这一宣传，
倒真有人找母亲做衣服。尺子，划
粉，剪刀，缝纫机，针线……这些陪
了母亲一辈子的物件又活了起来，
灵动起来。

见母亲依然在专心做活。我
就搬了把椅子坐在大门口装作看
书，时不时瞥一瞥母亲。“咯吱、咯
吱”剪布的声音就像是乐手弹奏的
动人乐曲，“嗒嗒嗒”踩缝纫机的声
音就像是战士冲锋的鼓点，那拿着
针线的手在眼前婉转流连就像是
在展示美丽的舞姿。

和小时候不一样的是，坐在缝
纫机旁的母亲，多了一副老花镜，
踩在踏板上的双脚也不似以前那
么有力了。母亲右手按住正在缝
制的布料，左手拉着布料前进。再
熟悉不过的声音，再熟悉不过的动
作，可几十年来，我竟没有一刻像
现在这么仔细地欣赏过。

我忽然鼻子一酸，泪水模糊了
双眼。母亲做针线活已有四十多
年，如今七十多岁了，依然不舍得
丢掉。我现在理解了，母亲不是怕
针线手艺生疏，而是怕勤劳的双手

变得笨拙，因为从小母亲就告诉
我，勤劳的生活，才是让一
家人幸福平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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